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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类书、一家店，如何快速“吸粉”上万
书友？如何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生存？在
云南昆明的大型茶叶批发市场雄达茶城
里，这个名叫“猫猫”的书店正用自己的坚
守和开拓，努力从实体书店经营困境和疫
情影响下突围。
　　在这个茶城，猫猫书店“窝”在一栋商
铺的二楼。书店规模并不大，占地面积只有
约 180 平方米，去年营业额 300 多万元。作
为实体书店来说，这份疫情之下的成绩已
颇为亮眼。今年前 4 个月，书店又卖出
2600 多本书。
　　 4 月，昆明时阴时晴。42 岁的周重林
身着长衫走进猫猫书店，一块“茶业复兴”
牌匾挂在墙上，透着安静与淳朴。近年来，
因为《茶叶战争》《茶之基本》等著作，他在
茶文化界颇有名气。
　　在这个满是各类茶商的大型茶叶批发
市场里，猫猫书店并不孤独——— 它的根子
扎在“茶堆”里，只卖与茶有关的书籍，目前
已有 5000 多册世界各类茶书、200 多本珍
稀古籍。这里没有一些“网红”书店里常见
的点心、文创产品，也听不到流行音乐，只
闻得到茶香和书香。
　　 2015 年，在雄达茶城一条深巷里，周
重林与夫人成立了书店。随着规模越来越
大，2019 年书店搬到了现址。“书店搬家后
不久，疫情就来了，人流大减、生意惨淡，刚

有点起色就要撑不住了。”他说。
　　为了维持书店经营，周重林身兼茶文
化学者、书店老板、主播、自媒体从业人士
等多重角色，开始了突围之路。
　　 2020 年 8 月，他与一家茶企共同发起

“看见茶文化”茶书展，展出《茶叶全书》《茶
经》等经典茶书。靠企业每年给展览资助的
16 万元抵了房租，书店算是挺过来了。
　　光有书，没人看也不行。猫猫书店先
从周边的茶商、茶客和社区做起。依托茶
城 300 多户茶商，书店和许多茶商形成了

“买书送茶、买茶送书”的合作模式，书店
办茶会、茶商帮书店推广，茶文化、茶产业
共同发展，书店也迎来第一批固定读者。
　　在猫猫书店，所有书籍都是正面平铺
摆放在书架上，书名一目了然，方便读者翻
阅，这与多数书店里书脊朝外的摆放方式
大不相同。为了吸引读者，书店还打造了一
站式“看、买、借”体验，既可以借阅图书，也
可以影印资料。
　　如今，不少茶商、茶农、高校教师、爱茶
人等都成为猫猫书店的消费主力。“如果书
店不在了，茶城就只有茶，少了文化。这两
个月我已经买了 2000 多块钱的茶书，自己
看、送顾客。看懂茶文化，会更喜欢手中这
杯茶。”雄达茶城的茶商梁洪武说。
　　盘活更多资源，让书店走得长远。目
前，猫猫书店跟上百家茶企发起了“茶书馆

合作计划”，共同书写本土茶知识。在此基
础上，这些企业定期在猫猫书店订购书籍，
每年带来约 40 万元收入。此外，书店还跟
企业共同举办二十四节气茶会、读书会等，
开展了 300 多场活动。
　　当下，许多实体书店选择把书店搬到

“云端”，今年初猫猫书店也开始开微店、做
直播。周重林依托厚实的茶文化知识，迅速
让书店“吸粉”。“老师讲得好，买了买了！”

“在这个平台既能买到好茶、好书、好器，又
能学到专业的茶知识。”在直播中，不少读
者积极互动，买书热情也挺高。
　　现在，猫猫书店每天下午都会直播两
小时卖书，每周四晚上还直播一场茶书会，
每场直播有数百人到两三千人观看，最多
一场有近 2 万名观众。周重林笑着说：“过
去是担心讲不好、没人看、没人买单，现在
是担心书卖了发不了货。我和直播间的一
些观众还成了好友。”
　　在书店办公区，一张满满当当的日程
表格外显眼——— 茶会预告、茶企洽谈、对话
作家、读书会……这些让猫猫书店步子越
来越坚实，影响力越来越大。
　　“书籍，是我们的根本。以后我会继续
以书店为阵地，把更多作者、出版社、书店
联系起来，向世界传播中国茶文化。”周重
林说。
 （记者吉哲鹏、王明玉）新华社昆明电

猫 猫 书 店 的 坚 守 与 开 拓

　　新华社英国斯特拉特福 4 月 24 日电
（记者杜鹃）在英国文学巨匠威廉·莎士比
亚诞辰 458 周年之际，莎翁故里、英格兰
埃文河畔小镇斯特拉特福热闹起来，不少
人来到这里追寻莎翁足迹，也有人在莎翁
故居一座莎士比亚和中国明代文学家、戏
剧家汤显祖并排站立的塑像前驻足，感受
中西方文化互鉴。
　　这座青铜塑像 2017 年建成，塑造了
手执毛笔的汤显祖和手握鹅毛笔的莎士比
亚的形象。
　　莎士比亚出生地基金会研究部门主
管、英国伯明翰大学莎士比亚研究所荣誉
研究员保罗·埃德蒙森在接受新华社记者
采访时说，不少来到莎士比亚出生地的游
客被这座塑像吸引，仔细阅读上面的文字，
细细品味这两位文学巨匠的关联。
　　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是同时期文豪，都
于 1616 年逝世。在埃德蒙森看来，这两人
各自以流芳百世的经典作品，对东西方文
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距莎士比亚出生地约 10 分钟步行
路程的地方，一座牡丹亭 2019 年在斯特

拉特福的街心花园内“安家”，有古树、绿地为
伴。这座中式六角亭依托汤显祖代表作《牡丹
亭》建筑，占地 10 平方米、高 6 米，造型优
美，飞檐翘角，亭上除了“牡丹亭”三字，还有
一副对联———“汤翁妙曲传中外，四梦真情贯
古今”。
　　小镇居民凯瑟琳是莎士比亚爱好者。她
说，有关汤显祖的塑像以及牡丹亭等中国元
素为小镇增色不少。
　　埃德蒙森说，他赞赏中方在过去十年间
为推动中英文化交流所作努力。他还对几年
前中国演员来到莎翁故里表演汤显祖作品
片段的场景以及在上海观看中国戏曲演员
出演莎士比亚剧目《理查三世》的情景记忆
犹新。
　　埃德蒙森回忆，他曾在访问中国期间
参加了文学交流会议，与一些中方学者建
立了良好联系，此后还多次参与莎士比亚
学者和中国文学学者之间的跨文化对话。

  这是 4 月 20 日在英国斯特拉特福拍
摄的莎士比亚和汤显祖的青铜塑像。
       新华社记者韩岩摄

促中西文化互鉴，中国元素为莎翁故里增色

　　著名作家琼瑶曾“藏身”
的位于台北市忠孝东路四段
的“可园”，2021 年通过危老
重建案，将进行改建。这个孕
育出无数脍炙人口爱情故事
的“造梦天地”，在刚过去的这
个周末，以市集形式对游人开
放，向喜欢琼瑶的人们告别。

心灵休憩地

　　“可园”占地 200 多坪（1
坪约等于 3.3 平方米），花园几
乎占了一半。走进“可园”，凉
亭、小桥、流水构成的江南风
情，让人即刻忘记墙外的喧闹。
　　地籍资料显示，琼瑶在
1980 年买下这块地，并兴建

“可园”。据介绍，由于琼瑶不
爱出门，她的丈夫平鑫涛就把

“可园”布置成温馨的家，也兼
办公室。
　　今年 84 岁的琼瑶在“可园”
住了超过 30 年。她的作品改编
的影视剧《燃烧吧！火鸟》《我是
一片云》等都曾在这里取景。
　　琼瑶在《我的故事》中表达
对“可园”的情感：“这不止是一
幢房子，一个花园。更是我心灵
休憩，不再流浪的保证。”

造梦的天地

　　琼瑶《梅花三弄》等作品的
手稿、平日使用的眼镜，还有经
典戏剧《鬼丈夫》的金色面具，
陈列于“可园”别墅客厅中，让
观众领略琼瑶的艺术人生。
　　琼瑶是风靡华人世界的作
家，她和平鑫涛打造的影视产
业成就了海峡两岸及港澳不少
影视明星。众多琼瑶作品都在“可园”完成。
　　在《庭院深深》中饰演翠珊的赵永馨旧
地重游，她感叹：琼瑶阿姨就像一棵大树，撒
下种子，庇护他们成长。
　　琼瑶年仅 9 岁便在上海《大公报》儿童
版发表短篇小说《可怜的小青》，18 岁开始用
笔名“琼瑶”撰写小说，《窗外》《几度夕阳红》

《烟雨濛濛》《庭院深深》《在水一方》等被改
编成影视作品，从台湾红到大陆，成为华人
世界的文学现象。
　　琼瑶于文坛崛起的代表作《窗外》《烟雨
濛濛》《几度夕阳红》及中短篇小说集《六个
梦》，推出至今皆超过半世纪。这次市集上，
琼瑶小说的丝绒精装纪念版精彩亮相。

回味青春之地

　　这次活动名为“怀旧迎新，春日雅集”。
青年的文创市集象征生生不息的“迎新”，

“可园”客厅里的家常旧物、跳蚤市场则是爱
物惜物的“怀旧”。
　　琼瑶孙女陈可嘉说，从“琼瑶奶奶”到母
亲，再到她，这就是重要的传承。
　　近些年媒体上少有琼瑶的新消息。2017
年，她曾无预警在脸书上交代后事，直言生
重病绝不动大手术……死后也不用任何宗
教悼念，不发讣文、不公祭，速速火化后采花
葬归于尘土。“恳请你们用正能量的方式，来
对待我必须会来临的死亡。时候到了，不用
悲伤，为我欢喜吧！我总算走完了这趟辛苦
的旅程！摆脱了我临终前可能有的病痛！”
　　消息人士透露，4 月 20 日刚过 84 岁生
日的琼瑶，目前跟家人搬到淡水安享晚年，
已打完 3 剂新冠疫苗，每天都会在家看电视
关注疫情。关于脸书已停更 1 年，琼瑶表示
她年事已高，用电脑较吃力。她说：“不要担
心我，我身体还好，小毛病有、大毛病没有。”
        （记者何自力、岳夕彤）
       新华社台北 4 月 25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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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长沙电（记者明星、张格）湖南
益阳市兔子山遗址出土的 6 枚西汉时代
简牍，记载了从“禁止民间收藏图书”到“民
间借书、献书、藏书成风”的一次历史变革。
　　自 2013 年益阳兔子山遗址发掘以
来，考古发掘领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张春龙一直在对兔子山遗址出土的
简牍进行系统性研究。近日他向记者披露
了这一研究成果。
　　这 6 枚简牍，在兔子山遗址 7 号井出
土，经过清洗，发现上面均有“献书”字样。
其中有一枚残断的简牍上可以辨认出“仆
过敬至令陈公侍马足下者：府付尉，贱走仆
启敬再拜献书，若侍”的文字。
　　“此枚简牍记载了一个叫‘过’的人给

陈公写信，提到献书这件事。收信人陈公
应是当时益阳县的吏员。”张春龙说。
　　记者看到，清洗后的简牍，墨迹清晰，
字体属于隶书。在经过一系列的复杂保
护过程后，它们被封装进定制的有机玻璃
包 装 盒 里 存 档 保 护 ，用 于 历 史 研 究 和
展览。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兔子山简牍整
理工作人员杨先云介绍，经过比对 7 号井
出土的其他简牍的纪年，这 6 枚“献书”简
牍的形成年代为西汉早期，大约为汉高祖
十一年至汉惠帝年间。7 号井的简牍整理
工作，已于 2018 年初步完成，相关研究成
果即将付印出版。
　　据史料记载，秦始皇统一全国后，颁布

《挟书律》，禁止民间收藏图书。这项律条
颁布的同时，发生了“焚书坑儒”事件，对文
化典籍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汉惠帝刘
盈执政期间，废除了《挟书律》，这使得长期
受到压抑的儒家思想和其他思想都开始活
跃起来。
　　“这 6 枚‘献书’简牍的出土，说明在
汉惠帝废除《挟书律》后，民间借书、献书、
藏书开始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开启了‘全
民阅读’之先河。”张春龙说，“到了汉武帝
时期，刘彻十分重视文化建设，皇家和各
地官府藏书达到空前丰富。读书的人也
随之增多，图书馆、书肆也在西汉开始出
现。阅读开拓了人们的视野，丰富了人们
的精神。”

6 枚西汉简牍见证中华“全民阅读”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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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王君璐、杨淑君

　　 9 岁的俊博是一名在普通学
校就读的低视力儿童。你能想象视
力仅有 0.12 的俊博眼中的模糊世
界吗？看不清动物园的小动物，看不
清迎面走来的同学，看不清黑板上
的板书，更重要的是看不清正常课
本、试卷上的文字和图画……
　　 2022 年春季学期前，俊博惊
喜地收到了人民教育出版社授权中
国盲文出版社出版的首批普校大字
教科书。有了“放大版”的课本，像俊
博一样的视障儿童也可以和健视的
孩子一样，无障碍地学习了。

  “再也不用眼睛贴着课

本学习了！”

　　俊博出生时患有先天性眼疾，
半岁前左眼无光感，右眼仅有光感
没有视力。通过手术和不断的康复
干预，如今俊博右眼裸眼视力达到
0.12 ，矫正视力达到 0.15 ，属于视
力残疾中的低视力人群。
　　上学的路上需要借助盲杖，看
书、写字需要放大镜……“上学”这
件对普通孩子来说很平常的事，俊
博需要加倍努力。然而缺少合适的
课本，是他在普校就读的最大障碍。
　　“如果不使用辅具，俊博得把眼
睛紧贴书本才能看清。除了视疲劳，
长期趴着看书，颈椎和脊柱也可能
变形。”为了让孩子能够更轻松地学
习，俊博的母亲洪燕和很多低视力
儿童家长都想到了自己“放大”教材
的“笨”办法，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要么不清晰，要么排版对应不上。”
　　 2021 年底，在教育主管部门、
出版社、家长等多方努力下，中国盲
文出版社出版了人教版大字教科
书，包括一至六年级语文、数学、英
语 18 种大字版教材。
　　“这套‘量身定制’的大字版教
材开本增大为 8 开，字号全部增
大，有效解决了低视力学生的阅读
障碍。”中国盲文出版社大字本事业
部主任包国红介绍，大字版教材还
对影响低视力学生阅读的图片、文
字颜色等进行了无障碍处理。
　　“大字版教材印刷清晰，孩子现
在距离 30 厘米就可以看清书上内

容，坐姿也变端正了。”洪燕说。

教材“大一点” 融合教育“深一点”

　　“养育视障孩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当医疗手段
不能更好地医治他眼疾的时候，包括学校教育在内
的康复干预就显得格外重要。”像洪燕一样的很多低
视力儿童家长认为，绝大多数低视力的孩子都可以
进入普通学校，和健视的孩子一起学习，成为融合教
育的受益者。
　　融合教育是特殊教育与普通教育合为一体的教育模
式，强调为身心障碍儿童提供“正常而非隔离”的教育环
境。随着融合教育的大力发展，我国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的
残疾学生由 2015 年的 23.9 万名增加到 2020 年的 43.9
万名。《“十四五”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提出，推进
融合教育，全面提高特殊教育质量，推动普通教育、职业
教育、医疗康复及信息技术与特殊教育进一步深度融合。
　　“接受融合教育的孩子需要更加包容的环境和适合
的学习工具。”中国盲文出版社副总编辑马文莉表示，无
障碍大字版教材、试卷是保证低视力儿童接受融合教育
的一个基本条件。
　　“好的视觉状态首先是清晰，第二是舒适，第三是
持久。”深圳市眼科医院视觉康复门诊主任医师梁平
说，大字教科书能够帮助低视力儿童更加轻松、高效
地学习。
　　在洪燕看来，大字版教材与原书“同页同内容”对低
年级学生也非常重要。“老师不用再专门指点低视力儿
童，这对孩子的情绪和心理很有益处。”洪燕说。

期待更多阳光照亮“看不清”的孩子

　　“他不是不能，只是不便！”为了帮助孩子成长，洪燕
牵头开设“低视力联盟”微信公众号及低视力儿童学龄交
流群，越来越多的视障儿童家长在线上学习、交流融合教
育相关知识和信息。
　　“我想把自己多年学习和积累的经验分享给同样境
遇的家长。孩子的残疾只是人生无数难题其中之一，需要
勇敢面对。”洪燕说，大字版教材的顺利出版，给低视力儿
童家长们打了一剂“强心针”。
　　“除了教科书，低视力学生同样要有课外阅读，也需
要大字版课外读物。”包国红介绍，目前我国童书品种非
常丰富，低幼阶段的很多绘本字号足够大，但一些绘本图
画和文字无障碍处理做得还不完善，影响低视力儿童阅
读。此外，大字版图书还面临印刷成本高、供需信息不对
等、销售渠道不畅等诸多问题。
　　“融合教育不是简单地让这些特殊孩子进入普通
学校上课，还要有相应的资源支撑，满足他们的实际需
求，大字教科书的出版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中国
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目前我国各地融
合教育发展尚不均衡，建议设立更加刚性的评估体系，
补齐短板。
　　残疾人同样有权利拥有精彩人生。中国盲文出
版社社长黄金山表示，推动视障教育迈向美好未来
是出版社的职责所在。“今后将继续做好大字版教材
的出版发行，特别是在马拉喀什条约实施后，出版社
将在条约框架允许的范围内，将优秀儿童出版物和
权威工具书制作成大字本，满足低视力儿童的课外
阅读和学习需求，让接受融合教育的残疾孩子感受
到更多关怀与温暖。”      　新华社北京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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